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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与明代“大礼议”∗

陈　旭
(遵义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贵州 遵义５６３００２)

摘　要:刑部尚书林俊在嘉靖初年的遭遇是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研究他对认识嘉

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他对

世宗的打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致

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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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研究明世宗及嘉靖朝政局者,皆绕不开“大礼议”这一重要事件.该事件与嘉靖之前数朝政

治演变的关系颇深,并且对整个嘉靖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此牵涉之诸多方面,甚至还影响到嘉

靖以后数朝.因此,研究透彻该事件,对理解嘉靖朝和明代中后期的政治史无疑是一把重要的钥

匙.至今的研究论著涉及该事件者为数众多,诸如涉及杨廷和、毛纪、张璁、桂萼、霍韬、杨慎、王琼、
严嵩、汪鋐、郭勋、杨一清、蒋太后和王阳明等历史人物与议礼事件的关系的论著,不过有关嘉靖初

年出任过刑部尚书的林俊与“大礼议”及嘉靖初年政局之关系的研究尚少有涉及者.林俊在嘉靖初

年的遭遇可以说是世宗在位初年,朝臣中极力拥护首辅杨廷和一派的缩影,站在首辅杨廷和一边反

对世宗之官员众多,但其动机却不尽相同.研究林俊对认识嘉靖初年政局有重要的意义.
林俊,福建莆田人,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进士.任刑部主事,进员外郎,后改南京.弘治元年

(１４８８),擢云南副使,后进按察使.五年(１４９２),调湖广.九年(１４９６),引疾归,后起南京右佥都御

史.后巡视江西,进巡抚,又以母忧归.武宗即位,进右副都御史,再抚江西,遭父忧不果.正德四

年(１５０９),起抚四川.六年(１５１１),致仕.世宗即位,起工部尚书,改刑部,后被世宗削官.至隆庆

二年(１５６８),被穆宗赠为太子太保、刑部尚书[１]５１３８Ｇ５１４０.
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有深切怀念之情,对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但他对世宗的打

压过甚,加上议礼之外的政事处置上与世宗的矛盾颇多,就大大加剧了嘉靖初年的君臣矛盾,也导

致了他和其他反对世宗者的迅速去位.

一、议礼时林俊对明孝宗的深切怀念

孝宗的美政很多,大大超过了他的弊政.其美政包括宽仁大度、所用大臣多正人、特召大臣颇

多、多优待百官之举、善于纳谏、减免税粮较多、多太平少动乱等方面,所以在当时和后世他都赢得

了很高的评价.在孝宗驾崩后,朝野上下颇多深情感念者,而非做作之态,甚至非官居高位者也常

如此.孝宗得人心之广,不是一般的皇帝所能做到的.由于贤君孝宗之子明武宗的无道自明朝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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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以来诸帝中都极为罕见,引发了正德朝政局的动荡,危机屡现.这种强烈的现实反差使得朝野上

下自正德至嘉靖初年思念孝宗美政之人极多,不忍孝宗绝嗣,欲图重现孝宗的贤明之治.在嘉靖初

年的议礼之外,群臣也多建言世宗当效法孝宗的贤明之治者,类似正德朝百官建言武宗当效法其父

孝宗的贤明之治一般.杨廷和、林俊等大臣在议礼时对世宗不肯让步,固然部分是出于朝中权贵对藩

王出身的皇帝的轻视之心,但他们也颇多眷念孝宗之美政者,林俊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大臣.
林俊虽是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进士,但为“孝宗时名臣”.他主要发迹于孝宗在位之时,始终对孝

宗感恩图报是不难理解的[２]１Ｇ２.他在宪宗时因上疏抨击时政而被下诏狱,自然不喜宪宗之暴.成

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宪宗听从近幸之议,“建寺西市,逼买居民数十家,工役甚巨”.时任刑部员外郎的

林俊上言:“太监梁芳招权黩货,贡献淫巧.引用妖僧继晓,以左道惑上建永昌寺,倾竭府库,贻毒生

灵.请诛二人以谢天下.”结果被皇帝下锦衣卫狱.被审之后,宪宗于当年十月批示:“俊不守本职,
分外泛言.杖之三十,降边方州判”.结果,林俊不但受了杖刑的皮肉之苦,还被降为云南姚州判

官.当时梁芳和继晓深得宪宗宠信,“势方炽,无敢言者.俊上此章,闻者壮之”[３]４３３８Ｇ４３３９.当月,后
军都督府经历张黻上疏救解林俊:“乞察俊愚直,恕其僣越,使士气益张,谠论无隐”[３]４３４７Ｇ４３４８.后成

化二十一年(１４８５)正月,梁芳和继晓因当时星变灾异发生,“恐言者及之”,宪宗方将林俊复官,但改

调为南京刑部员外郎[３]４３８８.
孝宗即位数月后之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十一月,即根据大臣建言而迅速提拔林俊.阁臣刘吉

当时上言:“员外郎林俊等皆因言事伤直,及诖误微过,略加谴斥,调出外任.所以使之动心忍性,增
益其所不能,此天地生物之仁也.今皇上龙飞,励精图治,中外大臣特加简用,人心欣悦.如贺钦等

人,多惜其才,悯其情,而望其起用者.乞敕吏部审其才行,拟升方面佐贰或知府等官,庶人心益悦

而天道顺矣.”孝宗表示采纳,“是其言,命吏部议处以闻”[４]１４７Ｇ１４９.很快,吏部覆议刘吉之奏,上言说

南京刑部员外郎林俊“堪任按察司副使”,孝宗于当年十二月“从之”[４]１６２Ｇ１６３.至弘治元年(１４８８)闰
正月,林俊被正式升任为云南按察司副使[４]２１９.此后,他的仕途在孝宗朝非常顺利.弘治四年

(１４９１)五月,他被升为云南按察司按察使[４]１０２０.弘治五年(１４９２)四月,他被调为湖广按察使,代替

“清慎有余”,但却“才堪治简”的前任按察使张抚[４]１２０５.正是因为林俊在孝宗朝仕途顺利,所以弘治

六年(１４９３)闰五月,时任太常寺少卿的李东阳在上疏中就说:“陛下即位之初,大开言路.先朝言事

之臣􀆺􀆺如林俊者,特加超擢.天下之人歌颂圣德,皆以为尧舜复出”[４]１４６０.弘治九年(１４９６)九月,
湖广按察司按察使林俊乞归养病,孝宗“从之”[４]２１１７.但到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十一月,礼科都给事中

涂旦等言:“林俊􀆺􀆺皆才非可弃,乞􀆺􀆺致仕养病者起用,天下幸甚”.孝宗便又“令所司斟酌以

闻”[４]２４８５Ｇ２４８８.当年闰十一月,孝宗升湖广按察使林俊为广东右布政使.林俊时在养病,尚未肯起,
可见孝宗对他之不断重用[４]２５２１.当年闰十一月,何孟春在上疏中也说到:“(孝宗)始意图治,求言甚

切,先朝以言被黜之人如林俊辈,无不起用”[５]１０Ｇ２６.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五月,养病之湖广按察司按

察使林俊“以亲老辞广东右布政使之命”,孝宗“从之”[４]２６４８.到了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五月,孝宗竟速

升湖广按察司按察使林俊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当年六月,孝宗命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林

俊兼督操江,以重其事权[４]２９４０.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四月,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林俊乞致

仕,并荐浙江按察使朱钦、河南副使陈壮及致仕副使曹时中自代.吏部覆奏言:“钦等,请别用.俊

才望为舆论所归,方当向用,未可听其去.”孝宗批示:“林俊不准休致.”[４]３４２５当年九月,孝宗又以“江
西近益多盗,而巡抚及守令未得其人”,命林俊巡视江西,改官为巡视江西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并特赐敕说:“凡有兴利除害、弭盗安民良法,悉听尔便宜处置! 朕以尔素有才望风力、不畏强御,特
兹委任.尔其益加奋励,展布猷为,以毋忝朕命”[４]３５３３Ｇ３５３５.林俊上任后,凡有建议,孝宗几乎无不采

纳.如在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二月,林俊劾奏:“巡抚江西都御史韩邦问才宜治简”,孝宗便“改俊为都

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调邦问别用”[４]３６１４.
孝宗驾崩后进入武宗朝,林俊虽屡被任用,但职位也不过巡抚四川右副都御史、巡抚四川都御



史,而且屡遭停职.当正德十四年(１５１９)七月,吏部举升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林俊为南京礼部尚书

时,武宗竟然表示不满,诏曰:“俊屡起,事无成效,何乃辄举? 其别议之”[６]３４２６.林俊后来之所以在

嘉靖初年追随、附和首辅杨廷和的议礼主张,虽然多少也出于杨廷和在正德时对他屡次支持之力,
但也与他在成化、弘治和正德三朝的官场起落经历是密不可分的.

当孝宗“上宾”驾崩之后,林俊非常悲伤,他曾回忆说:“(陈茂烈)与予(林俊)相对恸哭”[２]１９３.
正徳元年(１５０６)九月时,他说:“今我孝宗神圣宽仁,等成康而同尧舜,宋之孝宗无论焉.”[２]２５当年

秋,他与来访之罗某谈到自己思念孝宗之情,在«秋堂事纪»中自叙:“又恭述我孝宗敬皇帝大渐顾命

我皇上及三阁老之言,余老泪横出呜咽,重不可胜,疾遂大作! 手别君姑去,则烦懑沉覆,殆若难支.
呜呼,是无浪翁与元子说化、孙樵读开元杂报之感者乎”[２]２４Ｇ２５? 在«彭良佐字序»中,他写道:“弘治

初,朝贤为盛.􀆺􀆺弘治之政,视成康而文景、贞观不逮”[２]２６６Ｇ２６７.正徳三年(１５０８),他说:“追忆孝

宗敬皇帝龙驭上宾,论者归之荐匪人而药进之误.有如君者数人通院籍、任专寄,容有此耶? 呜呼,
斯谋国蓄材之疏,臣子殒裂之至痛也! 谨备是记,使后之观者警焉”[２]９５Ｇ９６.在刘瑾被诛后,他又在

正德某年上疏,对武宗建议:“伏望陛下法古忧畏,虑远而慎微,时时以专任贼瑾之误为戒.循用孝

宗旧人,修复孝宗旧治.正二党魁与吞舟而网漏者,则圣德日允,圣政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
宗造明之盛业永以昌茂.”[２]３９５Ｇ３９７“孝宗旧人”即林俊所说的:“收用先朝旧臣刘健、谢迁、林瀚、王鏊、
韩文以修复旧政.”[２]８０Ｇ９１嘉靖初年,林俊还疏言:“我孝宗诛斥邪佞,振举旧章.复午朝,定日讲,开
经筵,时召刘健、李东阳、谢迁、刘大夏、戴珊等讨论理道,革传奉,裁冗食.弘治之政,虞夏为盛,商
周令主无及矣”[２]４２２Ｇ４２４.又言:“况鲁铎与弘治间谢铎人品为类,谢铎以祭酒养病,孝宗用吏部荐,进
礼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师,颂美有作.陛下今日处鲁铎如谢铎,则
今日颂美陛下,将亦同孝宗矣.”[２]４３３他在嘉靖二年(１５２３)七月十七日疏言:“自古未有不亲大臣而

能治者,臣邻舟楫,鱼水之喻,可见矣.我孝宗首起旧臣,尚未延接.一旦天启其衷,大学士刘健、谢
迁、李东阳与文武之臣时赐宣召,刘大夏、戴珊召尤多.每幄前咨议,移时方退.乃叹曰:‘岂知军民

贫至是’.又问:‘安得泰平如帝王时?’大夏对曰:‘但事事皆如近日与台阁议当而行,久之自治’.
孝宗信用其言,自是大治.今大臣如健、如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孝宗,事事皆与台阁议当而

行,亦果如孝宗大治,未有不如孝宗者! 若徒取具观,何禆政理? 孝宗因治成治,陛下因乱成治者

也.厘革虽若有纪,而妨政害治亦若可思.夫必无可指之衅,方无可乘之机.是固君臣所当自尽,
而司礼亲臣又同心其间.庶内外协和,大小纯一,是谓大和.而天地之和应,长治久安无出于此,伏
望圣明用臣之言,遂臣之去.”[２]４４３

由上可见,林俊多次表达自己对旧主孝宗的思念,尤其是其文集«见素集»中充斥了大量这样的

言论,充分表明了他议礼时之所以维护孝宗的心态.
在议礼中,世宗的支持者也提到了议礼与人心思念孝宗美政的重要关系.霍韬疏言:“今日执

政大臣、礼官、科道惓惓乎以尊大统、母昭圣为请者,盖预防陛下将来之失,而追报孝宗之职分

也.”[７]１０９３Ｇ１０９４胡世宁疏言:“即位以来,人心永戴,实承孝宗敬皇帝圣治之荫.臣知圣心纯孝,其于议

者之言必有不欲尽行,而皇伯之称必有不忍遽改者矣.”并说:“尧崩,百姓如丧考妣.四海遏,密八

音.是舜之宗尧,非徒为继统之大义,而亦顺天下臣民之心,不忍忘也.我孝宗皇帝之崩也,天下臣

民罔不号恸,如丧考妣.不幸一传正德,而为权奸所误,天下凛凛.然十有六年之间,惟恐孝宗之业

有坠,其后弗传也.一旦得陛下以其犹子而继大统,仁孝同符孝宗,而聪明英武尤似古先哲王,天下

翕然归戴,如见孝宗也.故虽间遇天灾流行,百姓宁饿死而不忍思乱.时议纷更群,臣宁冒死而不

忍妄言,其心可验也.今若如议者之言而遽改初称,愚民不知礼义者将翕然怀悲,遂谓孝宗无后.
非惟圣心不忍闻,而天下皆不忍闻也.”[８]６０８Ｇ６１０他还疏言:“盖其始议之时,方追慕孝宗之德,而伤其

无后.故先有为后之说置于胸中,而一时见偏.议定,乃遂真以追崇为非礼.而惟恐或陷陛下于过

举,其心实忠于陛下,忠于孝庙也.及后再议、复议,举朝人心盖以追崇为是者过半矣.”[８]６１３Ｇ６２１



明人看到了林俊等大臣议礼时,很大部分的动机是出于真诚思念孝宗之心.王世懋说:“当时

大臣顾念孝庙圣恩,坚拒新议.”[９]２７０朱国祯说:“永嘉议礼,佐成圣孝,是也.及修«大礼全书»,身为

总裁.上疏曰:‘元恶寒心,群奸侧目’.元恶者,指杨石斋父子也.夫大礼只是议论不同,其心亦惟

恋恋于孝宗之无后而争之强.叩门伏哭,失于激,为可罪耳.乃曰奸曰恶,不已过乎? 乘时侥幸之

人,放泼无忌,致世宗含怒.一时被谴诸臣,终身不复收录.推其余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方献

夫、霍韬又言:‘主为人后者,莫甚于宋之司马光.光又沿王莽之说,惑人最盛,请命纂修官考订,以
洗群疑’.上从之.由此言之,司马公亦当称元恶矣.”[１０]１９９何乔远说:“群臣之执为人后也及事孝宗

者也,思孝宗之德也.”[１１]３３０４Ｇ３３０６孙鑛说:“英主方自外来,而敬皇之德入人深,举朝不回.”[１１]３２９５

清人也有同感.谈迁说:“定陶濮安之案,倡于新都,谓:‘外此.即异议.可斩也.’宗伯持其

说,举朝同舌,盖伤孝皇之德矢报靡由.”[１１]３２５０王士禛说:“杨文忠以下凡得罪者,其心不忍负孝宗,
皆君子也.”[１２]３９

张璁等人议礼时由于支持世宗不当以孝宗为父、张太后为母,承受了无比的压力,甚至险些被

击杀.他们因此极为愤恨反对者,对反对世宗及支持杨廷和者加以“元恶”、“奸党”、“宁忤天子不敢

忤权臣”等丑诋之词,甚至也将明朝以前的不少伟大人物痛骂.然而,这种指责杨廷和等大臣打压议

礼时异己者的说法,显然是太过火了.很多号称有风骨的正派人士如林俊等人,即便与杨廷和有些私

交,但显然不可能尽听从大臣的指使行事.把古代伟人纷纷骂倒,也凸显了张璁等人的偏狭.

二、议礼时林俊对杨廷和主张的支持

前文已经说到议礼前林俊对孝宗的深切怀念之情和这种怀念之情对他议礼时态度的重要影

响.当世宗初年议礼时,林俊对首辅杨廷和的主张给予了极力支持,对世宗的主张进行了较坚决的

反对,但却有过度打压世宗之处.
当世宗即位初年,林俊在家尚未复出.但他在多封主要寄给北京要员的书信中表示,并不非议

杨廷和等朝臣对世宗议礼上欲图加尊兴献王、兴献王妃为兴献帝、兴献后的主张,这一态度无疑是

对世宗母子的太过度打压.他在给杨廷和的书信中写道:“一处大礼,上圣旧徳,孝忠具在.敬翁二

跋无遗矣,不揆赘书.”[２]５６６Ｇ５６７表示支持阁臣杨廷和及蒋冕的议礼主张.时林俊尚未赴京,便向在京

要员彭泽和孙交的书信中说到自己的议礼主张,并希望他们积极响应.林俊在这封信中反对世宗

的议礼主张,说:“新天子聪睿神圣,舜禹之君.惟兴议一事,似若未慊”.他认为在朝多数要员的议

礼主张很正确,“辅臣、礼官、言官执议甚正”.只是杨廷和所引历史依据“濮议”尚不完满,“然犹未

能一去俗格,出濮议之上.若定陶、共皇,则最下之议.吾人引君,舍舜禹奚法哉”? 他认为应当“引
舜禹之典章”,而不该“下袭汉哀之邪议”.他在信中极力主张彭泽和孙交二人当积极上疏促成世宗

态度的转变,说:“执事九峰上所起,若犹未举,须共一疏.使辅臣、礼官、文字之臣再议其间.名分

所关,非细故也! 夫名正则言顺,若曰如定陶、共皇,称兴献帝.则兴,王国也,安有帝? 其不可一

也.若曰如去定陶,称献帝.则七庙之中似无小宗,称帝合大宗之位,其不可二也.献王义不可一

日不立后,以王嗣帝,其尤不可三也.由是而推,无往不悖.盖大纲不正,则万目不张,亦势然也.
或疑有难处者,某惟有不可易之大礼,有不能已之至情.情不足胜礼也,旧矣.大孝召大慈,大慈亦

成大孝.圣母纯懿之徳,中外具闻,决不欲崇献王,以虚分以上累圣朝.大礼贻圣主大全中之一阙,
为天下后世议也.或曰事既举,如何? 曰圣人不贵改过,一执不忍,而终身执之乎? 舜乐取诸人为

善,禹闻善言则起拜.圣主,舜也,禹也,中外人心共属.圣主如舜也,禹也,何难改之有”? 他还说:
“某至未可期,而议礼决不可缓! 幸二公图之.”且他要彭泽和孙交将这封书信出示给“内阁、上宰、
宗伯、诸大老先生”,“幸出此书道下臆.”[２]２５８Ｇ２５９除此之外,林俊在居家及赴京复出时给某官的书信

中还说:“家与途三得书,谢恩、议礼二疏明白正大,忠爱袭人.近乡诸贤皆卓卓自立,山川钟灵,气
义歆发,执事立赤炽不诬也”![２]２６０由此也可见他对议礼时反对世宗的人士表示赞赏.



当时林俊虽未至京,但对在京阁臣、尚书等在位大臣的议礼意见大体表示支持.虽然林俊当时

因为老病,确实不是太有意于出仕,但这种在议礼时的态度肯定能争得杨廷和为首的在朝大臣对林

俊复出任职的积极支持.当然林俊与杨廷和的私交甚好,很可能也对他在议礼时的作为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林俊在世宗即位之前,确实已经和杨廷和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在正德朝时自言和杨廷

和的关系为“通家宿好”或“通家之好”.从正德朝二人非常频繁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看到林俊从心

底里对杨廷和感恩戴德.他在«寄杨石斋»中说:“蓝、鄢逋诛,􀆺􀆺乞归初念与是出本怀,须此以杜

窃鈇之议.六十病夫,荣槿亦自有限.到川不得一拜尊府老阁下先生床下,纾通家宿好,亦缺陷世

界也.”[２]２５０他在«贺杨石斋»中说:“斯通家之好,爱徳之私也.痴突与时龃龉,荷极力营救,生死肉

骨,其恶敢忘? 然终惠于某者,一放归足矣,能一一曲庇之耶?”[２]２５０Ｇ２５１ 他还曾作«祭杨石斋乃

尊»[２]３０３Ｇ３０４.到了嘉靖初年,首辅杨廷和已经全面主政,需要在议礼等事上获得更多亲己大臣的支

持.故本是正人君子获得众誉、又素来对孝宗之美政怀深念不忘态度之林俊,在嘉靖初年对杨廷和

之议礼采取大力支持态度,既是水到渠成之势,又是对正德朝时对己颇加维护支持的杨廷和的报

恩,可谓一举两得.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五月二十三日时,齐之鸾曾题奏«起用名德老臣疏»,其中力

荐谢迁、杨一清、王鏊、林俊、彭泽等老臣可用.然而杨廷和却只召用议礼态度上支持自己的林俊

等,而在议礼态度上多非议杨廷和主张的杨一清、王鏊等人却很可能因此不被召复出,这似乎也可

见杨廷和之用人上有一定私心[１３]６７０Ｇ６７１.林俊是杨廷和一派议礼主张的有力支持者,凭他一贯不畏

权贵内官梁芳和宁王朱宸濠等人的正派作风,恐怕到嘉靖初年已经老病太甚,无心出仕的他似乎更

不可能随意听从杨廷和的指使.就连议礼时支持世宗的胡世宁都在嘉靖初年表示对林俊品格和能

力的赞赏.他说“旧臣”林俊“虽执古而时俗或不之喜,然其守正之节,则真宋璟也.”故而建议世宗

当“用之辅弼或部台要地,与今左右忠良同心夹辅,则其所设施、所匡弼必大有益于新政,而致太平

久远之效矣.”[８]５８９Ｇ５９１林俊其实与在议礼时支持世宗而反对己方之席书、方献夫、杨一清是长期的交

好者,从其文集中之«天游子记»中提到“方西樵主之”及有书信«与席方伯»,[２]１３８Ｇ１３９«三芳梦纪»中提

到“遂宁席公元山”[２]１３９Ｇ１４０,还有多封«答杨邃庵»[２]２４１,便可知道,可见林俊的议礼主张有其原因,并
非随意依附杨廷和者.

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五月甲子日,世宗起用原职都察院右都御史的林俊为工部尚书,遣官赍敕征

之,令即日驰驿来京[７]９４.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四月庚辰日,世宗改命起用未至的林俊为刑部尚书.[７]４５４

当月某日,林俊尚未到京师,便在赴京途中向世宗上«议礼疏».世宗此时继位才不到两月,就积极

特召林俊赴京授予重任,但他却在此疏中公开向新皇帝表明了对议礼的反对,由此开始招致世宗的

怨恨.该疏开篇表示反对皇帝的主张,说:“近者所闻似渉稍异意,议礼未定,吠声传疑,好事者遂成

其妄,人言甚可畏也.”[２]４１７Ｇ４２２然后引成化年间朝臣伏阙争礼反对宪宗母子之事,希望说服世宗,他
接着说:“圣人治情以礼,辅臣、礼官持论甚正,与往时宪宗之臣无异.陛下孝诚纯至,必能劝成大

礼,与往时宪宗之请无异.圣母慈爱仁至,必能允成大礼,与往时圣慈仁寿之俞无异.礼若未举,固
无难从.礼若既举,亦无难更.孝召慈,慈成孝,孝成礼.然后上下粲然有伦,而纲常正,祖宗安,人
心悦.传曰:‘过无惮改’.又曰:‘一惭不忍,终身惭之乎’.夫礼天下后世之公议也,礼不自正,后
人亦自正之.我宪宗事二太后尽孝,然议尊、议祔终不苟顺从,乖大伦,失正礼,所谓自正者

也”[２]４１７Ｇ４２２.林俊在疏末说:“然政莫大于礼,礼失则政亦非古圣王之政矣.谨辑成论,备考礼,少效

报答之勤,惟陛下择焉,谨具奏闻”.他还附上舜禹、商十二王和周三王、秦襄王、汉宣帝、汉哀帝、汉
桓帝、魏明帝、魏元帝、宋英宗、宋理宗等十条“故事”,供说服世宗之用.其论文笔锋利,很有说服

力.如其中前三例言:“一、«书»舜受尧也,曰受终文祖,文祖尧始祖庙也.禹受舜也,曰受命神宗,
神宗尧庙也.«礼»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名虽曰禅,而为人后之意隠然其间.当时大

事皆记之矣,独不见有追尊所生之事! 大圣人所以为万世法也! 一、商十二王、周三王皆兄终弟及,
独不见有追尊所生之事,亦后世法也! 一、秦襄王,夏姫所生,华阳夫人所子.及即位,俱尊为太后,



遂开后世两后之端.刘剡谓:‘秦襄之后当书’.师丹谓:‘亡秦之事不足法’.是也! 一、汉宣帝,故
太子史皇孙所生.及为昭帝后,议尊私亲.有司奏为人后者为之子,陛下为昭帝后,承祖宗之祀,私
亲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故太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汉初,公议犹凛凛也.后复尊悼考为皇考,
遂开后世称皇之端.程颐谓:‘失礼乱伦’.范镇谓:‘宣帝于昭帝为孙,称父皇考,议者终不以为

是’.谓不当以小宗合大宗之统,可为戒者也.”世宗对林俊此疏非常不满,本来对老臣期待方殷,却
遇到一个不支持自己的结果,故而只是很冷淡地于四月二十三日下旨说:“该衙门知道”[２]４１７Ｇ４２２.

宪宗为何对周太后希望独尊的主张表示支持呢? 周太后是宪宗的生母,但非英宗之嫡妻,母子

感情深厚.而且宪宗的性格也并非明朝史官说的“聪明仁恕,宽厚有容”[３]４９７８.所以,宪宗也不是一

个容易妥协的人,除非自己理亏.在这样的情况下,群臣伏阙力争钱太后合葬裕陵之事,为何还能

成功? 一是因为宪宗及其母周太后本身不占理,自己理亏在先,所以不便坚持被众人看成是非礼之

主张.英宗不因钱皇后无子而冷落之,在驾崩前夕还留下遗命曰:“钱皇后千秋万岁后,与朕同葬”.
大学士李贤退而书之册.钱太后本是英宗的嫡妻,又得英宗合葬的遗命.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太后

合葬的无理就昭然可见了.二是群臣未尝不同意周太后崩逝后也可以合葬于裕陵.在周太后不满

太监怀恩反对自己时,曾连呼我死,并说:“我死,今必欲祔葬”[１４]２６７.群臣虽然反对周太后,但是并

非不同意周太后死后可与英宗合葬.所以钱太后虽然颇横,但也并非完全不通情理之人.这种两宫

并尊的最佳方案,其实不太会损害到周太后的利益,所以她最后心虽稍有不甘,但还是同意了群臣的

意见.由此可见成化和嘉靖年间的争礼事件,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世宗母子比宪宗母子更占理.
但林俊以刑部尚书的身份公开表明支持杨廷和一派的主张,而且林俊本人的德才多被朝堂舆

论推许,其交游范围又广,而且多明廷高官,其引经据典、援引古今、言之凿凿的议礼之论就容易流

布和影响到其他朝臣,这就肯定会给世宗巨大的压力[２]４１７Ｇ４２２.林俊之子林达时任南京某部郎中,也
紧紧站在林俊一边,推动了当时南京官员议礼时对世宗的反对.而且林俊上此疏直接得到了杨廷

和的授意,故世宗钦定的«明伦大典»一书中说:“廷和心亦不安,因寓书致仕都御史林俊,与决之.
俊成廷 和 意,奏 曰 􀆺􀆺 俊 子 达 为 南 京 郎 中,复 同 主 事 范 时 儆 疏 入,由 是 南 官 附 和 者 遂 蠭 起

矣.”[２]５７６Ｇ５８４此段记载出自林俊之子林达为父亲所作«编年纪略»,他并未否认«明伦大典»一书中之

说法,看来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至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八月,林俊又上«举大礼以成大孝疏»,反对世宗为兴献帝立后主祀的主张.

他疏言:“陛下光起亲藩,入继大统,尊崇大礼已举行无遗矣.惟兴献帝之后未立,主祀久虚,尤礼不

可缓者.宜准先朝故事,择兴献亲弟之子伦序所当立者,袭封兴王,继兴献后,以主祀事.则义正心

安,情礼兼备,本生之报益曲尽无遗矣.”他反驳其他的几种建议,说:“或谓欲待前星辉祥、螽斯衍

盛,然后分封为兴国后,臣以为不然.􀆺􀆺或谓宜封亲王次子嗣王暂主兴献之祀,俟皇子稍长,袭封

真王,主其常祭.暂主之王,别封之以大国,臣又以为不然.􀆺􀆺或谓亲王亦有不立后者,而无长立

次、继伯以侄,率用为常.濮王、宗懿之立,立次者也.共王景之立,继伯者也.􀆺􀆺或又谓安陆龙

兴之地,容有形似之嫌,臣又以为不然.􀆺􀆺或又谓兴献立国已久,土赋甲于他藩,臣又谓此闾巷鄙

俗之论”.林俊甚至还坚决表示说:“臣既老既耄,难以强立治朝,恐臣身一南,议者互异,或缓以失

时,或杂以愆礼,或利以害义,贻圣朝万分一之悔,故不避烦渎恳恳言之.”并言:“窃谓乘未大婚之

先,举此主祀之典,亦礼之序,孝无大于此者.伏望特敕辅臣、礼官主持正义,参以臣言,急速立后以

慰兴献遗灵,副中外人心之望,臣无任愿幸之至.”这一姿态无疑是要逼世宗同意他的主张,不肯轻

易罢休.世 宗 对 此 疏 依 然 表 示 冷 淡,不 满 意 林 俊 的 主 张,只 于 当 月 十 九 日 下 旨 说:“礼 部 知

道”[２]４２８Ｇ４２９.后世宗又下旨集议兴献帝家庙用乐之事,礼部因言:“俊等所奏关系典礼,请并会官详

议以闻”.世宗根本不顾林俊的建议,只说:“奉祀巳有成命下,必议,议用乐”[７]５２７Ｇ５２８.
杨廷和一派曾将议礼时的奏疏整理为«大礼正议»、«大礼奏议»等,用以宣扬己方的观点,林俊

多次表示赞同,甚至还为之作序跋.林俊在«‹大礼奏议›序»中说:“尊号之议,首尾数十疏.义正词



严,上烦圣天子委曲引谕,如家人父子,不以卒变.一时偕事,侔德协心.至封还内降,决从违为去

就.臣直君仁,一时之极矣! 议濮,温公、蜀公、王、吕诸君子固在,无赧词.魏公、六一地下,犹有余

愧也.”[２]８０Ｇ８１他还在«‹大礼正议›跋»中说:“夫有不易之理,有难割之情.壬辟舞扇,固有以待之于

先者矣.元臣者,身宗社之重.杨公倡之,蒋公、毛公和之,锢弊雄奸,机发神应.大礼受重,所后不

得复顾私亲,然所生之情自异.杨公力主程朱濮议之说,蒋公、毛公和之.上俞之,晦义疑情,日星

开朗,合天心而副人意.三公贺为幸,而诐词鼓妄,国是为揺,竟之沿袭濮故称帝.后三老申论,至
待罪家居.费公既召至,抗声纲常,无取自异.郊回清宁后宫灾,上始大悟.嗣是物数徒隆,主祀犹

阙.癸未夏,又欲有加,四公不可.上亲洒宸翰,御平台,召授臣廷和、臣冕撰进,又不可,上心信而

罢.甚矣,邪说之贡惑也! 非睿圣宏亮之主、方贞秉礼之臣,其不再误鲜矣! 中间申议封还御批者

四,执奏者二十余,传谕开释无算.杨公以水喻情,堤喻礼,尤为善喻.它疏,不可胜纪,蒋公取而辑

之.前后二跋稽据周详,杨公属某书其后.夫隆所生,皆衰世事,«书»讥也.魏元帝欲尊所生父不

称臣,有司议不可.噫,可称帝邪? 汉成既立定陶王为皇太子,即立楚孝王孙景为定陶王,以主国

祀.小宗之绪,不可废也.论者谓预养宫中与外藩入继为异.噫,人后均也.无二统,亦无二帝.
国之有帝,未之前闻也.加九锡,舞八佾,僣踰附有借口,可无慎与? 我祖宗家法具在,皇上神圣天

启,殆将嘅前违而亟后继,谨书以俟.”[２]５２６“杨公属某书其后”,即指杨廷和嘱托极有清望的林俊在

他公开出版的«大礼奏议»中公开表明对杨廷和主张的支持.林俊对杨廷和等阁臣简直极尽褒美之

词,这无疑会增强舆论对杨廷和议礼的支持,也会增加世宗的怨恨.
嘉靖二年(１５２３)七月,林俊请老致仕的请求终于被世宗批准了[７]７８９Ｇ７９０.他居家时一直关注着

世宗对议礼时的异己者采取打击之事态,表示担心,也日益对世宗采取让步.他在家时欲上«乞霁

天威以培养圣徳事»之疏,后闻世宗钦定“大礼”之诏而止.其中说:“今大礼数反汗矣,兴献大王初

议也,兴献帝再议也,本生恭穆献皇帝三议也,皇考恭穆献皇帝殆四议也.􀆺􀆺今三年四议矣,陛下

大孝无已之情,可对天地、质鬼神无愧.然有礼焉,以节情也.礼人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夫

罔极之恩,终身服斩,无过也.然终身服斩世,几无吉服人矣.故圣人定为三年之服,服终释吉,节
其情也.忌日哀恋,终其孝也.今四议者,臣反复思之,未得其说.求之天道,臣不能知也.然灾祥

之应,孰多孰寡? 寡足思也.求之人言,臣不能知也.然从违之论,孰寡孰多? 多足思也.求之祖

宗,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属意.在今议,议是也.万一在于初议,再议,三议,则尊祖之孝,足
思也.求之恭穆帝,臣不能知也,然冥冥必有所属意.在今议,议是也.万一在于初议,再议,三议,
则顺亲之孝,足思也.􀆺􀆺伏望圣明再加周慎,迟以岁月,俟阁下、礼官、诸臣议定,孝既足伸,礼亦

尽合,举之未晩.”[２]５０５Ｇ５０７可见,林俊认为之前兴献大王初议、兴献帝再议、本生恭穆献皇帝三议,朝
臣其实未尝不可对世宗有所让步的.但疏未上,而已经发生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七月世宗以暴力镇压

伏阙争礼群臣之事,此后又不断扩大打击面.至嘉靖四年(１５２５)九月,林俊年已７４岁,但还向世宗

上疏,以图救解得罪诸臣:“夫议礼如讼,见各不同,包而容之,徳之大也.若粉墨太辨,恐未足以服

其心.臣伏读明诏,仰见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于斯有悔焉.存恤叙复,日候而久未闻也.昔成汤改

过不吝,陛下俪徳尧舜,于汤何有哉? 伏望早降温旨,以答幽明,慰人望.臣又惟古者挞人于朝,与
众辱之而已,非必欲坏烂其体肤而致之死也,亦非所以待士夫也.成化时,臣及见廷挞三五臣,容厚

绵底衣夹以重毡迭帕,犹床褥数月淤血始消.正徳时,逆瑾用事,始启去衣之端,重非国体所宜有.
末年,谏止南巡,挞死之惨,幸遇新诏收恤,士气始回,不谓又偶有此.臣又见成化、弘治间诏狱诸

旨,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卫镇抚司问,镇抚奏送法司议

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部寺覆奏,始有降调之旨.今一概打问,无复低昻,恐旧典失查,非
祖宗仁厚之意.即此二事,似宜循旧”.林俊希望皇帝少用酷刑镇压群臣,而世宗只是“下其章于所

司”而已[７]１３４８Ｇ１３４９.
当议礼朝臣因受世宗阻挠日益不得志的时候,在给阁臣石珤的信中,林俊说:“治体靡常,转局



势异,斯入有积诚感悟之机焉.国谋取上信,身谋取心安.圣意决回,大礼决正,吾人之作用.不然

石老去,敬老去.若砺老、湖老又去,先生又去,何成朝廷? 噫,斯师臣所以难处也.谁是毒者? 学

之偏,其流祸乃是.攻愈众,则立敌愈坚.意理导之,方决自愧去.自不出,亦难自留.九庙在天,
朝论佥合,草野言无异.圣心谅自追悔,幸从容以答天休滋至.必不然,引去未晚.某亟欲举富郑

公林下故事,恐涉猜疑,抑未能终已也”[２]４３０.他对杨廷和、蒋冕因议礼而去位,其他大臣也不安其

位之政局,深表担忧,希望石珤能够挽回局面.林俊甚至希望议礼时支持世宗、平时与己交好的杨

一清也能在议礼中站在自己一方.他在给杨的一封书信中说:“公名在四朝,望实孚于中外.公台

旧席,虚以待久矣.天常国是,决从违,公也.可回,则入;不可回,则先几长谢.赤松完局,公固办

此矣”[２]５６９.
林俊还对议礼时得罪世宗被谪官之人表示同情.他的文集中有«学士白庵丰先生论大礼谪漳

南赠篇»[２]４６２、«正郎黄柏窻论大礼谪惠阳»[２]４６２两篇.在另一封给杨一清的书信中,林俊希望杨能

救解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伏阙争礼中得罪诸臣,他说:“向跪门者,流迹疎而情可念处,亦宜轻.新入经

纶,莫大于是.上下交徳,业成元臣.晋接都俞,盛事抱兹耿耿”[２]５７０.后林俊见多方解救无望,只
得无奈向支持世宗主张的方献夫表示悔恨议礼时不该坚持己见反对皇帝,他在«简方西樵»中感叹:
“真主分明舜与尧,追崇诏下复谁摇? 悔深铸错行藏外,秪合西山老听樵.”[２]５０２Ｇ５０３

世宗不愿以宪宗为法,不肯听从林俊等人的进谏,那是因为嘉靖初年世宗母子在解释武宗遗诏

中“兄终弟及”等条文上很是占理,而且从藩邸出发时其母子皆事先不知道先继嗣后方能继统.而

且在世宗答应“两考”并存的情况下,群臣还要过于打压世宗两宫并尊的主张,使得世宗更是积怒.
所以其心不惬,无论群臣如何劝说,世宗始终都有只继统不继嗣的底气.性刚而又不太理亏的世宗

和同样性刚而却理亏的宪宗在百官两次伏阙争礼时有不同的表现,就并不让人奇怪了.世宗对父

母本多真感情,其尽孝之心在某种程度上无可厚非.而且朱厚熜的性格刚急,却不是慈寿太后和朝

中大臣所能逆料的.性刚则不易屈服和妥协,性急则容易量小和被激怒.对待朱厚熜这样性格的

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的将顺,满足其合理要求,方可减少与之冲突的可能.当议礼之时,朝臣们

的很多争执如争兴献王妃入大明门、争兴献王夫妇加称帝后、争安陆庙用八佾等本来皆不太重要.
但争执大大激怒了世宗,以致事态发展到不可控,最终酿成了嘉靖初年政治的动荡.

三、议礼之外林俊与世宗矛盾的加剧

世宗即位后的日益独断大小事务,经常不听阁臣票拟的意见.甚至很多事情完全避开内阁,章
奏不下内阁票拟.而且部院大臣的诸多进谏,世宗也多不肯听从.世宗的日益独断政事,包含不少

对帝王来说是失政之事,也有一些与帝王的失政无关,有着皇帝自己的主见.但如此做法,阁臣和

尚书等大臣自然会日益表示不满了.
世宗即位不久,林俊改任刑部尚书,他为政时颇多遭世宗否决所部建议之事.嘉靖元年(１５２２)

十月十五日,他上«论内臣犯法当付法司推谳疏»,争尚膳监左少监贾全等人有罪当先送大理寺审录

然后付司礼处置之事.世宗却于十八日批答:“卿等说的是,贾全已发落了.”[２]４４６Ｇ４４７嘉靖元年

(１５２２)十二月初六日,他上«论御史杨百之阴右张仪疏»,请宽杨百而将张仪如法提问之事.世宗却

批:“这事朝廷自有处置.”[２]４３１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四月十五日,他上«杜私嫌以公大法疏»,争户部主事

罗洪载因放粮责打锦衣卫百户校尉而不当被送镇抚司究治之事.世宗仅批:“该衙门知道.”[２]４３３当

年闰四月十六日,他上«乞寝内降以正法守疏»,争工部作头宋钰等具告被革投充军匠李阳凤等拨置

科敛事情,不当将宋钰、李阳凤等拿送镇抚司打问之事.当月十九日却奉世宗之旨:“宋钰、李阳凤

等还送镇抚司问”[２]４３４Ｇ４３５.当年闰四月十九日,他上«再乞寝内降以正法守疏»,再争不当将宋钰、李
阳凤等还送镇抚司之事.世宗却于二十一日下旨:“宋钰等只照前旨拿送镇抚司问,林俊等显是违

旨,着回将话来.”[２]４３５Ｇ４３６当年闰四月二十二日,他上«回话疏»,二十五日竟奉世宗满含不满的之旨:



“李阳凤等只着镇抚司从公究问,林俊等都饶这遭.”[２]４３６Ｇ４３７嘉靖初年某月,他还曾上«平大法疏»,争
内使葛景、卢佐违法之处置,争镇守太监刘宝及其弟违法之处置,争西中等门左少监李举用内使范

宝、薛安、奉御刘孟阳强索赃银之处置,争内宫监右监丞李文昌、长随刘景等强索财物之处置,争长

随李文贤于金水河内淹死家人李优子等之处置.世宗却下旨:“已各有旨了.”[２]４４７Ｇ４４８

由于以上种种的矛盾,林俊在«寄翠庭弟»中认为世宗喜独断,事多牵制.他在该信中说:“老兄

数日三五疏决归.当宁明圣,然事多牵制,斯非素食之地.进无所用委,而退亦道当然.况老如是

耶?”[２]５６５所以除因林俊在嘉靖初年已经日益老病而难堪繁剧政务之外,更在于他被世宗过多牵制

不能尽行其志于刑部政务之处置,是他日益要求乞休归家的原因.
到嘉靖二年(１５２３)四月,都给事中李学曾在上疏中也提到:“尚书孙交、林俊每议节财用、公刑

罚,皆正本清源之论.陛下或咈而不从,或从而不尽,宜其累疏乞休而不已也”[７]７２８.当年闰四月,
河南道监察御史秦武上言:“陛下嗣登大宝,召乔宇于南,起林俊于野,而寄之以命德讨罪之权.中

外鼓舞,皆称得人.今张瑾一卫士耳,得侵害部官,宇言之而不听.李凤阳一役夫耳,得牵制法司,
俊言之而不听.臣窃以为此二举动关系国体甚大,不可不慎.”[７]７４７是月,翰林院修撰唐皋上言:“今
尚书林俊勉留未几,而继以诘责.深藏远举之思,已翻然起矣.上下乖离,何以为治? 伏愿宪圣祖

之言,举先朝之典,咨谋辅弼,隆礼大臣.养圣主迁善之勇,全老成执法之忠.鉴憸邪兆乱之由,消
近习保奸之祸.格天召和,莫切于此”[７]７４８Ｇ７４９.清修«明史»也评:“俊数争‘大礼’,与杨廷和合.俊

以耆德起田间,持正不避嫌,既屡见格,遂乞致仕.俊历事四朝,抗辞敢谏,以礼进退,始终一

节.”[１]５１３８Ｇ５１４０

嘉靖初年在诸多政事上君臣抵牾的情况,不仅仅是林俊个人的遭遇,杨廷和、毛纪等阁臣并部

院大臣乔宇等也有为政多争执而颇遭世宗否决诸多建议之事.
先看杨廷和.正徳十六年(１５２１)十二月十二日,杨廷和上«请慎命令以保新政疏»,为争更换广

西镇守、广东市舶并提督大坝马房、守备倒马关等处人员之事[１５]７８１Ｇ７８２.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十月初八

日,他上«请免提问查勘草场官疏»,为争给事中阎闳、御史曹嘉、主事李崧祥查勘草场违法事情要行

镇抚司提问之事[１５]７８８.嘉靖二年(１５２３)三月二十七日,他上«论修省敕谕疏»,为争不当论功正德朝

“亲临战阵斩获外冦并流贼功”而增冒滥人员之事[１５]７９０.当年闰四月,他上«请一法令以息群议疏»,
为争工部作头宋钰等具告被革投充军匠李阳凤等拨置科敛之事,不当将宋钰、李阳凤等拿送镇抚司

打问[１５]７９２Ｇ７９３.当年七月二十日,他上«论修盖皇亲第宅疏»,争不当因工部不即奉行阻止都督同知

陈万言以椒房至亲欲与修盖房第,而将郎中叶宽、员外郎翟璘下狱之事[１５]７９３.除此之外,他争被讼

强占人房屋地土、抢夺人财物畜产之张、邵、夏、蒋四皇亲家人不当被轻贷等事[１５]８３３Ｇ８３４.他争内官、
御用、尚衣、织染、兵伏等监局在即位初年被查革之冒滥人员不当被收补之事[１５]８３４Ｇ８３５.他还争当罪

查勘御马监草场有奸私状之旧任中官之事[１５]８４１Ｇ８４２.
再看毛纪.正徳十六年(１５２１)五月,毛纪与蒋冕一起疏争天寿山守备太监武忠蒙调御马监管

事后又令其提督团营之命[１６]４５７.当年十二月,他与杨廷和同疏争不当更换广西镇守、广东市舶并提

督大坝马房、守备倒马关等处官员之事[１６]４５９.嘉靖元年(１５２２)十月,他与杨廷和同疏争给事中阎

闳、御史曹嘉、主事李崧祥查勘草场违法事情要行镇抚司提问之事[１６]４６０.嘉靖二年(１５２３)闰四月,
他与杨廷和同疏争工部作头宋钰等具告被革投充军匠李阳凤等拨置科敛事情,不当将宋钰、李阳凤

等拿送镇抚司打问之事[１６]４６１Ｇ４６２.
再看乔宇.«明史»记:世宗即位,召乔宇为吏部尚书.凡为权幸所黜者,宇皆起列庶位,天下欣

欣望治.帝性刚,好自用.宇所执,渐不见听.兴府需次官六十三人,乞迁叙.宇言此辈虚隶名籍,
与见供事者不同.黜罚之有差,皆怨宇.帝欲封驸马都尉崔元为侯,外戚蒋轮、邵喜为伯,宇不可.
无何,诏进寿宁侯张鹤龄为公,封后父陈万言为伯,授万言子绍祖尚宝丞.宇言:“累朝太后戚属无

生封公者,张峦亦殁后赠,今奈何以父赠为子封? 万言封伯视峦更骤,而子授尚宝非制.愿陛下守



典章,以垂万世.”帝并不从.宇遇事不可,无不力争,而争“大礼”尤切[１]５１３３Ｇ５１３４.
在嘉靖初年诸多政事决策处理的争执上,世宗欲图事事乾纲独揽,不希望被大臣多所限制.王

世贞说:在嘉靖初年,“主上英断,自决大政事”[１７]６５７Ｇ６５８.«明史»言:“(嘉靖)三年,帝渐疏大臣,政率

内决.”[１]５４６２徐学谟也对世宗初政时的乾纲独揽作风作出评论:“上谨天戒,斥谄祀,畏人言,动以古

帝王自拟,真不世岀之主.”[１８]２２３但世宗欲图乾纲独揽和事事独断的做法,却常显得失公平正大之

体.一是尚年幼不成熟,而常常难免受到近臣的蛊惑.二是在位时间太短,理政经验尚不充足.徐

学谟评:“嘉靖初年,凡章奏旨多从内出.一日,都察院请差巡盐御史,批答稍误.给事中黄臣力谏,
乃改批如制.又上尝责太常寺少卿王学夔失仪,批降一级.吏部言少卿正四品降一级为从四,在京

惟祭酒从四,然非可降之官,请旨定夺.乃增‘调外任’三字,以是知内阁代言决不可少也.大都人

主冲年常虑威福下移,事欲专主.而左右近习从旁怂惥,又从而阴攘阁权.即以上之神圣,犹受其

蒙蔽.廷和诸公所以不安其位累疏求去,不独为议礼一事也.”[１８]１９７Ｇ１９８阁权时被架空,世宗的失政

又日多,所以杨廷和、林俊等人不得不起而争之.但是在君臣冲突的情况下,胜利者只能是权力至

高无上的世宗一方.所以在“大礼议”事件上的冲突之外,杨廷和、林俊等大臣纷纷求退,“不独为议

礼一事也”!
当林俊乞休之时,世宗的心态大体类似当时对待礼部尚书毛澄之心态.当嘉靖初年,毛澄素有

脾疾.精力日疲,病情加重.在等候早朝之时,已偶有昏眩移时的不堪之态.恰议礼等事接踵而

来,与世宗矛盾加剧,更欲以病求退乞休.时世宗观览毛澄致仕之疏时曾愀然说:“此辈老臣方切委

任,何遽至此”? 毛澄得准致仕后,“行至兴济”,便“病作卒于舟中”[１９]６３２Ｇ６３７.而林俊自致仕后不到五

年之嘉靖六年(１５２７),便“疾革”而卒,年７６岁[１]５１３８Ｇ５１４０.可见,在嘉靖初年林俊和毛澄之老病着实

已经不轻,难堪繁剧政务.早在正德某年时,林俊便对人说:“性甚怕冷,又甚怕热,医书谓之元气不

足,两年来尤苦.夏月日午,一衫不能容,须静坐室中或荔阴之下,此岂施之? 临入涉秋,即重绵.
冬则敝裘大布,至重不可举.南方如是,北方又何如? 且贱性直突,易触祸.故自四十五时已决归,
非独今老病时也”![２]２４７到了世宗初即位,杨廷和主持颁布革除武宗弊政之即位诏书后不久,杨廷和

与蒋冕催促林俊到京起用,以助二人一臂之力.不过,林俊此时确实已经极度老病.他在«寄元老

杨石齐»中对杨廷和说:“齿脱形羸,风湿为梗,精神慌惚,步履蹒跚,语言颠错,何以拜舞阙廷、参国

是、逭吏议、逃人责者哉? 􀆺􀆺七千里外再乞实难,老马哀鸣,一思皮骨之所,非先生谁耶? 伏惟垂

怜母致,再乞万万.”[２]２５４Ｇ２５５他在«寄蒋敬所阁老»中对蒋冕说:“谬承起落,义当趋赴.第已七十致仕

之年,衰谢转深,行能素薄,何恃能起? 昔君实起,景仁不起.东湖、九峰、幸庵固君实者,某无景仁

之望,而年过之,容不知自处耶? 幸遂私乞,立足素定.再近矫,三近渎.执事忍使某矫且渎

哉?”[２]２５５然而在世宗看来,固然有议礼等事的不合,但林俊和毛澄等人的以病乞休却是一种对自己

主政的不够支持,是一种被老臣轻视难以伺候的不快感觉.
明初藩王权势极盛,而其后日衰,成化、弘治、正德三朝藩王也权势日降.虽以宁王朱宸濠之横

和兴献王之亲,都是常遭朝中打压的.在“大礼议”及嘉靖初年诸多政事的处理上,杨廷和、林俊等

大臣多不轻易对世宗让步.这些事件中虽然有大臣们以道事君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作用,但还与大

臣们对藩王身份被拥立入继帝位的世宗心理上尚未臣服,所以表现得颇为傲慢有重要的关系.年

幼之人本来就容易被老者轻视,更何况世宗是以至明代中期以来权势日衰的地方藩王身份被朝中大

臣们定策拥立而继位的,这种心理轻视的程度颇似张居正与年幼的神宗的关系,甚至还更为超过了.
由于世宗自己常颇不占理,且常受近幸的蛊惑,又年幼缺少熟练批答章奏的能力,所以在信道、

织造、经筵等诸多政事上与大臣的对抗表现得没有在“大礼议”事件上那么严重.在“大礼议”事件

上世宗因为自己颇为占理,又关切到自己继位的政治合法性,且与尊崇父母,尤其是兴献王妃蒋氏

的现实压力长期存在,外加大臣们因多种原因不肯轻易妥协,所以世宗与杨廷和为首的朝臣们的对

抗就必然地具有了长期性的特点.总之,在它事上的动辄抵牾,大大加剧了议礼时的君臣矛盾.这



些君臣之间动辄在诸多政事上相互抵牾的情形,严重损害了君臣之间的互信.这也反过来使得朝

中大臣们日益不满的情绪多少会在“大礼议”中更加表现出来,容易使得嘉靖初年“大礼”之争形成

异常激烈的态势.林俊的经历也和杨廷和等大臣有相似的地方,而这正是嘉靖初年政局中君臣关

系的显著特点.
支持慈寿太后的杨廷和等一派大臣也遭到了严厉的打击,世宗多次表示自己对杨廷和等大臣

的愤恨.林俊因为大力支持杨廷和的议礼主张,所以在死后也被世宗革职.嘉靖七年(１５２８)六月

癸卯日,世宗在敕定议礼诸臣之罪时宣告天下:“屡命群臣集议,而廷和等力主定陶、濮王不伦之典,
妄稽曹魏偏安私己之言.鼓聚朋党,一倡百和,期于必胜.既而执礼之臣先后论列,本之圣经,稽之

仪礼,阐明正道,辨别是非,于是父父、子子、尊尊、亲亲各得其当.凡有人心者孰不感悟? 而廷和

等,乃犹执迷不歹.蒋冕、毛纪同为辅臣,茫无救正,转相附和,欲遂其非.都御史林俊,自远方起

用,而来著论迎合.尚书乔宇,为六卿之首,不能持正抗议,乃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其后汪俊継为

礼部尚书,仍主邪议,公言于朝.吏部郎中夏良胜,恃铨选之权,胁持庶官,坚其邪志.何孟春以侍

郎掌吏部事,鼓舞朝臣,大阙喧攘,猖狂放纵,肆无忌惮,欺朕冲年.朕初见道未明,虽有非彼之意,
然而执持不定.屡以罔极至情开谕辅臣,使相体悉,而廷和等略不加念,逆天违诏,怙终不悛.朕年

稍长,及赖诸臣正论于义理见之已明,凡三更诏令,而大礼始定,纲常伦礼灿然大明于天下矣! 比者

命官纂修«明伦大典»,书成进览,其间备述诸臣建议本末,邪正具载.奉天行罚,以垂戒后之人,乃
朕今日事也.然犹不欲为已甚之举,姑从轻以差定罪.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
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法当戮市,特大宽宥,革了职,着为民.次则毛澄病故,削其生

前官职.又次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职,冠带闲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职行.珤、何
孟春虽佐贰,而情犯特重.夏良胜虽系部属,而酿祸独深,都发原籍为民.其余两京翰林、科道部属

大小衙门官员附名连佥入奏,然有被人代署而已不与闻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众,
情类胁从.间有四五党助之者,亦原于势利所夺,俱从宽不究.其间实有出辅臣之门,受其指使,号
召众人以济其恶者.当时已正法典,或边戍充军,或削职为民,兹不再究”[６]２００８Ｇ２０１１.林俊与杨廷和、
毛澄、蒋冕、毛纪、乔宇、汪俊等阁部重臣一样,遭到了严厉的惩处,“大礼议”事件成为了嘉靖初年君

臣诸多趋于恶化矛盾中最严重的表现.世宗把议礼时反对自己最力的大臣进行了排位,把阁臣杨

廷和、蒋冕、毛纪等列为一等罪人,而林俊列为仅次之者,可见世宗对林俊议礼时在朝堂发挥了重要

作用之深恨.世宗对嘉靖初年议礼时“都御史林俊,自远方起用,而来著论迎合”之事,竟然还长期

耿耿于怀.«涌幢小品»就曾记一件世宗深恨已死林俊之轶事:“林康懿公廷为工部尚书,世庙御

便殿召公.顾视,奇其状.明日,公疏:‘节财用,省营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 得非林俊

子耶’? 左右或对:‘其父亦尚书,非俊子也’! 上颜乃霁,然则上于见素公终有不释然者矣”[１０]１８４!
世宗在嘉靖初年的遭遇和神宗在万历初年极为类似,都是长期受制于大臣.二位皇帝都不得

肆行己意,故而日益积怒于大臣,最终对大臣狠加报复.世宗在嘉靖初年之驱逐前朝老臣,也和武

宗在正德初年之驱逐前朝老臣类似.武宗在位期间所做所为日益趋于无道,引起了老臣刘健等人

出于以道事君之心对其日生弊政的积极反对,所以引得了武宗对老臣的不满而最终驱逐其离开朝

堂.当然,世宗在嘉靖初年驱逐在诸多政事上表现出以道事君的老臣上,与武宗和神宗还是颇有差

别的.嘉靖初年的老臣们因世宗的藩王身份而颇多自负之气,这使得世宗感到老臣们难以伺候.
这一君臣之间因为“大礼议”事件为首要分歧而牵引出的嘉靖初年的朝堂人事更迭,引发了后人的

感慨深思.明人徐咸评:“今上即位初,即遣行人存问大学士羽中庵刘公、木斋谢公、户部尚书质庵

韩公、礼部侍郎枫山章公,起用致仕尚书九峰孙公、都御史幸庵彭公、见素林公、静庵胡公、巽庵李

公,而白岩乔公复自南司马召为冢宰.一时名臣故老,布列台省,朝廷改观,海内翕然有太平之望.
然俱不久谢去,惜哉!”[２０]５８Ｇ５９清人万斯同评:“当世宗嗣立后,又在官诸曹正卿并皆宿德如乔宇、孙
交、彭泽、林俊、陶琰,并极海内之望,所谓六官之长皆民誉也.亡何而新进嚣张,宗工谢事.大礼、



大狱日益纷纭,欲如嘉靖之初不可得矣.呜乎,盛衰理乱之故,岂非天实为之哉! 不然,何消长改变

之速也噫?”[２１]５４４Ｇ５４５他还评:“嘉靖之初,谷、马余孽尚在,一时新政,旦夕更张.诸臣解衣危论,重怀

履伤之忧,非过计也.至‘大礼议’起,玄黄争胜,死徙狼藉,而言路塞矣.自是蔑视臣下,诛戮谏官,
炀灶日神,堂帘隔阂.岂独暴君骄主之过哉? 其所由来渐矣!”[２６]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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